
相比只有两所“男性之家”

的瑞士，德国有 3 所“男性之

家”，而英国的此类机构超过

了 20 所。 英 国的 数 据 显 示，

2013 年该国男性遭家暴的

案 件 近 8.5 万 起， 而 女 性

有 30.4 万起。让男性受害者不

满的是，每当他们打电话报警

时，警方对于他们的求助不够

重视，绝大多数警察想当然地

认为受害者是女性。

2006 年，英国威尔士

波厄斯郡出现了

首个专门为男性

开设的家庭暴力庇护所。

22 岁的杰伊就是其中一个。这

个年纪轻轻的英国小伙子来自

卡迪夫。谁也想不到，温文尔

雅的他竟然遭到 32 岁女友的毒

打。他告诉记者，如果不来到

这里，他肯定得在街头露宿。

近年来，和杰伊一样，不

少英国男性遭受家庭暴力成为

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但是社

会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变化：

现在，大概有 4000 个专门为

女性开设的“庇护所”，但是

为男性开设的只有区区 20 所。

英国首家男性庇护所的日常负

责人简·斯提芬森表示，现在

有 400 名男子希望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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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卡 斯 和 女 友一 起 生 活

了 5 年多，育有一个 3 岁的儿

子。经历了又一场激烈的“家

庭战争”后，卢卡斯在车里挨

过了漫漫长夜。他没有兄弟姐

妹，从未见过亲生父亲，母亲

也于多年前过世。在共同生活

了多年的女友“情绪失控”后，

他终于感到自己必须离开这个

家。

“我不想让孩子看到这些，

也不希望他在这种家庭环境里

成长。”5 个月后，27 岁的卢卡

斯在瑞士中部城市阿劳附近的

“男性之家”里，讲述了自己的

经历。

这座普普通通的房子里通

常住着两名遭受家庭暴力的男

性，最多时可容纳 5 名男子和

5 个孩子。

“我曾经很爱她，尽可能

地全心呵护她……我为她倾尽

所有。” 卢卡斯说，“我们之间

存在家庭暴力……施暴者不是

我，而是她，她的行为太离谱

了”。

在朋友家借住几天后，经

济举步维艰的卢卡斯不想给朋

友添更多麻烦，于是找到了这

家名为“中转站”的庇护中心。

这里专门接待“遭受各种形式

家庭暴力的男性，如果这些男

性需要离开家，无论是否带子

女，庇护中心的大门都向他们

敞开”。“中转站”创办人奥利

弗·亨齐克表示，社会开始意

识到，男性也可能是家庭暴力

的受害者。“公众意识提高了

许多。5 年前我们刚刚起步时，

这一话题备受忽视，大多数人

甚至对此嗤之以鼻。”

经营这家庇护中心的汉斯

·班齐格承 认， 至今 他仍 会

听到人们不断发出疑问 ：“‘我

们真的需要这种庇护机构吗’，

‘我觉得没必要’，‘男性被家

暴，根本就是没影的事’……

有些看法根深蒂固，但人们的

态度有了明显的改观，如今他

们开始相信有必要设立这种救

助机构了。”

2009 年， 瑞 士 建 立了 首

家向饱受家暴之苦的男性开放

的庇护中心“中转站”。2009

至 2013 年 间， 在 瑞 士 遭 受

家 暴 者中， 男性占 24%， 女

性占 76%。家 暴案例的数 据

显 示，男性多数 遭到谩骂或

侮 辱，甚至蓄 意 谋 杀。2014

年高峰时，曾有 20 名男性在

“中转站”逗留，而且每个月

这 里都收到为数不少的电话

和邮件咨询。

遭受家 暴的男性离家后，

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来思考自己

的下一步。“中转站”除了提供

暂时的容身之地以外，员工还

会倾听他们诉说心声、提出建

议，为需要寻找住处或处理分

居等事宜的人提供帮助。因分

居而难以享受天伦的父亲们可

以和孩子在这里共度周末。

“中转站”也是家暴受害男

性为未来做打算的过渡站——

思考是要和伴侣破镜重圆、回

到过去的家，还是寻找另一个

地方开始新生活。住在这里的

人都有一把钥匙，来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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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反家庭暴力

法 》 自 今 年 3 月 1 日 开

始实行后，人们欣喜于

清官不再难断家务事，

而且更多女性将得到

保护。但在瑞士、英

国、 德 国 等 欧 洲 国

家，却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向男性开放

的庇护中心。在这

里，堂堂七尺男儿

可能身带刀伤黯然沉

思，也可能静静地坐

在 角 落 里 流 泪。 不

要以为他们是生命

的脆弱者，其实他

们只不过是家庭

暴力的受害者。

“ 我 肯 定 是巴尔干 地 区 第

一个公开承认被妻子殴打的男

人。”为了躲避家庭暴力，五十

多岁的塞尔维亚男子杜尚·斯

托伊科维奇已经在当地专门为

男士开设的家庭暴力庇护所里

生活一年有余。

斯托伊科维奇的妻子先前

有过婚姻经历，带着一个女儿

和他共同生活。按当地传统观

念， 男士 应该 充 满男子 气概，

是一家之长，因此，大部分人

难以相信一个大男人会在家里

被妻子殴打。

“妻子和她女儿用棒球棍打

我，”法新社引述斯托伊科维奇

的话报道。被打之后，妻子反

而恶人先告状，称打他只是出于

“正当防卫”。

对斯托伊科维奇来说，最

困难的莫过于让别人相信自己

才是受害者。可无论怎么辩解，

都没有人站在他这一边。由于

受到妻子指控，斯托伊科维奇

被判入狱两个月。出狱后，法

官禁止他回家。

非 政 府 组 织“ 男 性 安 全 ”

2009 年 7 月在丘普里亚市中心

建立男性家庭暴力庇护所，从

此，斯托伊科维奇就成了那里

的住客。妻子则住在他的房子

里， 掌管 着他的财产和 公司。

按照他的说法，妻子的阴谋终

于得逞了，因为她一直觊觎自己

的财产。

“出现这一结果就是因为法

庭不承认男性也能成为家庭暴

力的受害者。”庇护所义工、律

师韦丽察·日瓦诺维奇说。

“男性安全”创立者杜尚·

特里富诺维奇是丘普里亚前市

长。他说，斯托伊科维奇的事

件具有典型性：一些男性在家

里不仅受到妻子殴打，还受到

孩子虐待。

如今，斯托伊科维奇已可以

算得上庇护所的“元老级”住客，

他同时也兼任一些事务协调工

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起

诉材料，希望有一天能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自庇护所成立以来，已经有

大约 1000 名男士前来联系。特

里富诺 维 奇 说，7% 至 10% 的

塞尔维亚男士在家中受到身体

或精神虐待。但是，受当地社

会风俗影响，几乎没有男士敢

把家丑外扬。

“当今社会，受到精神虐待

的男性不再那么羞于启齿，但

一涉及身体虐待，塞尔维亚的

男士就不肯轻易承认自己是受害

者，这是父权社会的现实导致。”

一家家庭与婚姻咨询中心的社

会工作者斯韦特兰娜·阿契莫

维奇说。

老婆好可怕！他们被迫躲进“家暴庇护所”
英国：女性暴力事件猛增，法律对男性“不公平”

瑞士：男性被家暴不是“没影的事”

他们经常被警察送来，因为

他们不少都拨打过 24 小时紧

急电话。

简说，现有的法律对男性

很不公平。例如，如果男性施

暴，他们很有可能被逮捕。“而

如果他们离开家庭，他们很有

可能失去孩子的抚养权。但是

男性也应该拥有和女性一样的

权力。”因此，这所庇护所也收

留儿童受害者。

有人 表 示， 之 所以有 越

来越多男性遭受这样的遭遇，

女性变得强悍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而在婚姻关系中，家

庭成员之间也越来越缺少沟

通：夫妇经常“短信多于 谈

话”，如果发生误解，女性通

常付诸于暴力。

来自英国救助热线的数据

证明了这一切。他们在 2009

年接到的男性受害案例，只

有 2300 个 电话以及 850 封

电子邮件，但 2010 年时，求

助 电话 上 升 到 3000 个， 邮

件上 升 到 1200 封 —— 增 长

了35％。同时根据官方数据，

2009 年， 有 88139 名 女 性

因为暴力被捕——大概每天

约 250 人。

不仅 是 英国， 芬兰 警 方

2010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该

国家庭暴力案件中出现一个

新现象，即严重家庭暴力受

害者中男性多于女性。2008

年，在家庭暴力中受到严重

伤害的男性为 116 人，女性为

111 人。

塞尔维亚：外人不信男人会被妻子殴打，孩子也敢虐待爸爸

 阿尔伯特：
 被妻子一天 400 条短信逼疯

五十多岁的阿尔伯特是被迫

来到英国的男性庇护所的。之前，

他的妻子每天都要给他发40 条短

信，询问他在哪里，在干什么。后来，

这种“怀疑”越来越严重，而短

信的数量增加到每天400 次，妻

子甚至还禁止他和朋友见面。如

果丈夫拒绝回应的话，那么她就

联系所有的同事和朋友，询问丈

夫的行踪。

“有时候我甚至想中断这段关

系，但是为了孩子着想，我还是

忍住了。”阿尔伯特说。4 年前，

紧张的家庭关系演变成武斗。妻

子用砧板击中他的头部，这导致

他不得不去医院接受治疗。后来，

他干脆选择逃离。

 斯蒂夫：
 退役空军被妻子拿刀捅伤

不要以为只有瘦弱的男子才会

受到欺负，事实是连前军人都难以

逃离家庭暴力，49岁的斯蒂夫就

是一个例子。

据悉，斯蒂夫之前是英国空军

中的一员。退役后，他和妻子的关

系日趋紧张。有一次，他们又发生

争吵，虽然妻子后来向斯蒂夫道

歉，让他回到家中，但是当他真的

回去后，妻子竟然拿刀子捅他的背

部。斯蒂夫的伤疤证明他讲的故事

是真实的。

之前在伦敦附近居住的斯蒂

夫在医院养好伤之后，竟然发现自

己无处可去。“庇护中心的工作人

员救了我，不然我可能死在哪个臭

水沟里。”


